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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高尚女性的旁注
■ 1991年秋 伦敦

（待续）

（三）
还是在文革的时候，潘青就听院子

里的大小孩说过她女儿的事情。她的独

生女儿程晓霞是在参加武斗时，被造反

派的对方抓住后枪毙的。据说，枪毙的

现场，是在一艘船上，那艘轮船停靠在

长江边上。当时被枪毙的一共四人。四

个人被用棕绳五花大绑捆住后，跪在船

舷边上，然后在岸上万头攒动同仇敌忾

的挥臂怒吼中，被一个个击毖到了波浪

滔滔浑黄的江水里。时值溽暑发大水，

据说，连尸体都没有收到。而枪毙人的

原因，就是那场震惊全国的8.13惨案。

她的女儿程晓霞是那场惨案的副司令。

程晓霞被抓住后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文革结束后，有公安局的人来调

查，说是用枪打死程晓霞的人被判刑关

进了监牢。不知为什么，她竟然说愿意

收留那人做他的干儿子，她那样很是认

真的提议反而让专案组的人为了难，

而且，也于情于理不合。杀人抵命，

天理昭昭！没有枪毙而只是判15年徒刑

就已经充分体现出共产党的宽大了。再

加上，四个凶手，当时都是在只有几米

的距离上，用56式半自动步枪连发扫射

的。据专案组的人说，四个凶手步枪弹

夹里的10发子弹全部都是打光了的，而

且，又是交叉射击。之所以要交叉射

击，就是怕日后受到追究，而且据他们

自己后来交代，他们从心理上也不愿意

一对一地去射杀对手。就是说，是四十

发子弹在近距离内乱枪扫射四个人，哪

不把人打成蜂窝才怪！关键是那样就变

得谁杀了谁就谁也说不清楚了。就是

说，是一场集体屠杀。所以说，谁又知

道是其中的哪一个枪杀她的女儿程晓霞

的？准确地说，四个家伙都是凶手！总

不可能四个都去当她的干儿子吧！所

以，私底下，院子里的XXX就说：

程茜怕是神经出了什么毛病。你

看，男人又是他妈的一个满世界乱搞

女人的花花公子，五十年代就和她离

婚。一个是延安时期的白马王子，鲁迅

艺术学院演《雷雨》里面的男主角，就

是戏台子上那个嘴巴上老是叼起一根吕

宋烟的煤矿公司的董事长周朴园，另外

一个是演女主角的投河未死的“下人”

侍萍。说般配呢，他们两个也还是那么

般配的一对，说不般配呢，他们两个还

真的不般配！按照迷信的说法，就是他

们两个就不该演那个戏，戏里面就是男

的把女的搞得跳了河，那还有个什么好

结果？狗日的，程茜毁就毁在她的那个

曹平原身上。所以，我那四个女儿以后

找女婿不能够找那种长得英俊的家伙！

只要不是个傻瓜，不是什么瞎眼聋子哑

巴，憨厚老实一点，下面那根鸡巴棒锤

儿管用能够给老子们传宗接代就行球

啦!

又有xxx说：

程茜也是，离了婚就再找嘛，她还

等他，狗日那个曹平原都又离了三次婚

罗！她还在等。一蟹不如一蟹哦！听说

曹平原现在找的是他妈的一个郊区的菜

农，说是还是他妈的一个独眼！说是那

个菜农比他小20多岁，结了婚又出去

浑，他就关起门用皮带抽，结果把那个

女娃娃眼睛打瞎了一只。那个狗日男人

简直就是他妈的一个五毒具全的魔鬼，

不知道当年是怎么混到延安去的，延安

又怎么会有他那样的东西？你看你看，

程茜倒是官运亨通，但是没有男人怎么

可以，不正常嘛——结果还是闹出事

来，听说是中央的一个什么官，也只是

偷偷摸摸，后来那个官的老婆又闹了起

来，一封又一封的信寄到中组部和中央

办公厅，中组部和中央办公厅又一封又

一封地转寄到省委办公厅，省委办公厅

又一封又一封地转到省高教厅……

（四）
现在，又把扯岔了的话头理回来，

就是说，那年夏末的一天晚上，很深夜

的时候，当潘青正和她并排坐在那张宽

大的棕色的牛皮沙发上处理文件的时

候，他看见她起身去把原先半开着的门

拉过来关上了，又小声地把暗锁上的

保险钮也推了上去，还把屋顶原先亮着

的那盏枝型吊灯也关上了（现在，他想

起来，为什么先前那间奇怪的屋子里会

有一盏枝型吊灯。）。潘青注意到了这

些，但是，他并没有更多地去想什么，

还是继续看他的文件。

后来，当她又坐到了他的身边的时

候，她的平时总爱伸过来摩挲他的头皮

的手就又伸了过来……

一开始，潘青还无所谓地感到，那

不过就是她惯常的动作罢了，自己还在

穿开裆裤流鼻涕的时候，她不就是也那

样吗？潘青在那时的感觉仍旧是停留在

亲切和亲近上面。关门也好、小声地把

暗锁上的保险钮也推了上去也好，把原

先亮着的那盏枝型吊灯也关上也好，不

过就是在亲切和亲近上面再加上亲密罢

了，最多不过就是她的母性发作，把自

己看着是她的一个儿子，有点儿亲昵罢

了！她一个可以当自己母亲的女人又能

够做什么呢？自己作为一个大学美术学

院油画系的留校助教，不至于连这些字

眼的分寸都会搞混淆的吧！

然而，这一次却有点不一样。

再大意的人，潘青今天也注意到

了，她穿着一件他从来没有看见她穿过

的无袖衬衣，在橙黄色的灯光下恍眼看

上去，肉纱色的薄得有些透明的紧身

衣，让她的样子就象裸着上半身似的。

那样的感觉，让他觉得，他是不是应该

离开那儿？感觉到他站也不是、坐也不

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他还看见，

她衬衣里肉色的乳罩，闻到一阵有些刺

鼻的闷闷的香水味儿。她背对他俯身

时，他瞥见，她腰身束得紧紧的黑色长

裙下面，臀部和大腿连接处，几道闪光

的，让人心慌的曲线，她紧束的腰身上

方，绷得紧紧的衬衣里隆起的胸部，白

皙的脖子下面，乳沟深陷，她前额上，

有几缕头发显得散乱，绯红的脸颊，春

风荡漾的眼睛里，直楞的目光燃烧着火

焰。他感觉，那目光穿透自己、穿透一

切，有些古怪迷离……

他感到，她的一身打扮，就象是要

去参加一场什么隆重的舞会。

后来，潘青感到，紧挨自己坐着的

她有些异样，她的手渐渐就时不时从头

皮滑到脖子，又从脖子伸进衣领里，在

自己的肩膀两边轻轻地揉捏起来，那

样，好一阵，潘青感到自己身上的血往

下体和头顶上两头冲，上上下下都在开

始燥热和膨胀，一种坐立不安不知所措

的感觉油然而生……

那只手后来又从衣领里抽了出来，

潘青正感到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她的手

又搁在了他的脊背上，他感到她柔软的

手掌在自己的隔着薄薄的白衬衣上面轻

柔地摩挲着，又在脊背上来回上下地滑

动，那时，他先前的那种上上下下都在

开始燥热和膨胀和坐立不安不知所措的

感觉慢慢地变得全身热血奔腾，进而又

由热血奔腾变成一阵阵火飘火撩的瞬间

遍布全身的燥动……

后来，他感到那只手顺着脊背又在

往下滑，它滑到腰眼那儿犹豫了好久之

后，竟然就停留在那儿不停地揉来揉

去……潘青涨红着脸，起身弯腰伸手到

沙发前的茶几上拿另外的一份文件，突

然，他感到她的那只温暖的手，竟然在

他的撅起来坐板凳的肉磴磴的地方啪地

一声出其不意地猛击了一掌！他还楞在

那里的时候，她已呼哧一把就从后面伸

进去，抓住了他的胯下的那根早就硬梆

梆地直立起来的东西！又红着脸连声梦

呓般哆嗦着唏嘘不已道：

“啧，啊呀……啊呀……啧，啊

呀……你怎么就那么地象当年我的大

黑——我的大黑——啧，啊呀……我

的宝贝……我……我……你你你我我

我……你你我我……你你……你今天可

不能放走了你……啧，啊呀……你……

啊呀……我……”

潘青回头看时，她已经是一副泪眼

婆裟、目光迷离的样子，解开的衣领已

经是春光咋泻地露出一对白晃晃的奶子

的上半部。他还在不知所措的时候，她

已经从并排坐在一块儿的双人沙发上腾

起身来一把就把他按在了她的坐着的大

腿上！

天啦，虽然，虽然她已经是他的母

亲的年龄了，可是，她却是丰韵犹存，

他感到她的一对沉甸甸的乳房压在了他

的脊背上。她什么都没有做，她就那样

地抱着他，紧紧地抱着他。其实，他知

道，她是什么都想做。但是，她又没有

那样的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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